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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

“千岛湖秀水孕育的果肉与传统酿酒

技艺热烈碰撞，迸发出浓烈甘甜的‘山哈

果宗酒’！”正逢淳安县开展“巾帼助农”活

动，千岛湖镇、村两级妇联主席化身主播，

为少数民族富泽村果酒吆喝。一同参与

直播的还有千岛湖镇组织、宣传、团委线

上的90后党员干部组成的联村组。

“作为县内唯一一个少数民族畲族

村，富泽村有着独特的资源。”联村组负

责人说，“今年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把富

泽村的名气做大，让更多的县内外游客

都能到这里来看一看，把我们的畲家农

产品带回家”。为推广品牌，联村组为

村里创建了“畲乡富泽”微信公众号，并

推出了主打农产品之一“山哈果宗酒”。

“本次直播活动就是一次全新的带

货体验。”联村组成员说，“我们已经联

系好了设计公司准备为农产品开发新

包装，力争探索更多的服务三农新模

式，早日帮助村里达成增收目标”。

童协 钱冰冰

千岛湖镇90后党员干部直播带货助增收

透过车窗，优优（化名）

远远望见，杭州和达自由港

小区门口的帐篷亮着灯，几

个站着忙碌的身影投射在布

帘上。

夜深人静，但黯淡中那

片孤零零的光芒让她确信：

终于到家了。

3 月 15 日凌晨 1 点多，

一路疾驰10多小时，优优一

家三口从湖北荆门开车回到

杭州。测温、核查证明、登

记、消毒⋯⋯犹如一条高效

作业的流水线，几个保安和

社工快速而娴熟地为他们完

成信息核验，小区大门随之

敞开。

进电梯时，32 岁的优优

双腿发软，可能有点不适应，

也可能过于激动，她感觉那

一刻自己幸福得“晕梯”——

他们一家人被困在荆门的乡

村，在一座 300 平方米的泥

土房内，50多天从未出门。

时隔50多天，她第一次

睡了个安稳觉，对疫情的恐

惧，对杭州的想念以及身为

摄影店老板娘的焦虑，在回

到家的这一晚都烟消云散。

面对本报记者，优优讲

述了这些天的经历。

肉吃完，只能三餐吃素；为儿子顺利上网课，妈妈在餐巾纸上抄试卷⋯⋯

杭州一家人在湖北隔离50多天，回杭后社区书记一句话让他们泪奔

我从不知道杭州这么让人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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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不知道杭州这么让人挂念
本报记者 张蓉

有时候晚上会哭着醒来
担忧、焦虑、后悔都扑面而来

在荆门的50多天，我每晚都睡不好。有

时太困了，可能会睡两三小时，但总是夜半惊

醒。我儿子童童（化名）就睡在我旁边，我害

怕他身体出现异常。有几个晚上，我是哭着

醒来的，担忧、焦虑，也后悔带儿子跟丈夫回

湖北过年。

我是土生土长的杭州人，每年春节我会

陪丈夫回家乡湖北荆门生活四五天。今年，

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本不打算回了，但年

前，家人传来消息——丈夫的奶奶身体状况

堪忧，时日无多。

1 月 20 日左右，再三犹豫后，我们仓促

决定带儿子回去看望老人最后一眼。我们本

打算初二就回杭州，没想到，情况急转直下。

那段时间，我每天在手机上不停地看各

种关于疫情的新闻。看到湖北确诊病例破千

时，我真的很害怕，后来这个数字越来越大，

我更觉得回家遥遥无期了。

2 月初，丈夫的奶奶去世，没有举行丧葬

仪式，也没人吊唁。疫情期间，一切从简。此

后，我和丈夫、儿子、公婆、爷爷，一家六口人

呆在300平方米的房子里，从没出过门。

我待在家里，每天看看自己的车。

储备的肉吃完
我们只好三餐吃素

过年储备的肉很快就吃完了，村里菜多

肉少，有段时间，我们一家人只好三餐吃素。

其实，村委会可以帮忙采购肉，三天一次。可

他们要负责管理1000多户人家，家家户户又

离得远，我们不想再给他们增添负担。

我们大人能忍受，可孩子有点受不了。

好在后来，村委会把村里鱼塘的鱼都捞了起

来，5000斤的鱼不到半小时就卖光了。我家

买了二三十条鳊鱼，靠它们撑了一个多月。

童童9岁，抵抗力不太强，担心他会着凉

感冒，在荆门的前 20 多天，我都没敢让他洗

澡。童童在杭州出生，也在杭州长大，之前，

我和他从没在荆门生活过这么长时间。可能

是水土不服，后来，我们俩身上都开始长红

疹，没办法这才给儿子洗了澡。

每天手抄试卷
甚至要在餐巾纸上抄

3 月初，儿子的学校开始上网课。他读

二年级了，不能落下课程。

村里没有网络，我用手机开热点给他上

网。学校排了课表，数学、语文、英语、音乐、

美术、体育轮换着上。

数学课要做试卷，可我们在村里，既没打

印机，更没 A4 纸。学校老师关照说，让童童

直接在纸上写答案就好。可这样，我担心儿

子看不清楚题目，老师批改也麻烦。

所以，从那时起，我每天早上醒来的第一

件事，就是给儿子手抄试卷，一天至少抄三页

纸。童童带去的五个作业本很快就写满了，

房子里又没本子，有几天，我只能在餐巾纸上

给他抄试卷。后来，村委会有一次出去采购，

给我们买回了一叠A4纸。

学校老师知道童童情况特殊，很理解，还

在他的试卷上打星星，鼓励他。

童童只有铅笔，美术课上要画画，老师就

告诉他，“你不要担心没有绘画工具，你可以

用铅笔描。但作业不可以不做，做作业是一

种态度。”儿子提交的作品其实完全不如其他

孩子，但老师依然会夸奖他。这一切都让我

觉得很暖心。

我从没觉得杭州这座城市
是这么让人挂念

在湖北的那些日子，几乎每隔三四天，杭

州的社区书记会打电话跟我聊家常，安抚我

的情绪，几乎每次通话都长达一小时，对我帮

助很大。

3月6日，武汉的新冠肺炎新增确诊病例

降至两位数，后来新增病例越来越少。我看

到了回家的希望。

3 月 13 日，我们一家三口拿到了荆门村

委开出的健康证明和杭州社区开出的居住证

明，当时，我差点激动得哭出来。这意味着，

我们可以回家了。

第二天早上6点半，我们就起床出发。8

点多在镇政府办好各种手续，10 点到高速口

时，已经有三四十辆车在排着长队。

高速上基本没什么车，我们开得很快，一

路上没进过服务区，尽量避免和别人有接

触。离浙江越来越近，我很兴奋，可内心也有

点忐忑——我们刚从湖北回来，会不会被人

另眼相看。

后来发生的一切，证明是我多虑了，杭州

真的很温暖。

进入浙江省界时，已经接近 3 月 15 日凌

晨。我给社区书记发了条微信，她很快就回

复我，“太好了，快回家!”“回家”这两个字一

下就戳中了我的心。

凌晨 1 点多到达小区，我们有些不好意

思。社工却很快就处理好了一切，还帮我们

把车上的所有物品搬回家，还问我们，“你们

饿不饿，给你们买点饭送过来。”

当时，我们的健康码是红码，需要隔离。

我们每天在叮咚上买菜，社工都会送上门；他

们也会把我们的垃圾拿下楼、单独归类；每天

测温，每晚社工还会来巡查。虽然依然不能

出门，但我们踏实多了。我知道，社区对我们

管得严，也是对大家负责。

童童每天仍在上网课，现在，社工会帮我

打印试卷送过来。

我想，如果不是因为疫情，离开杭州这么

多天，可能我不会发现，这座城市这么让人挂

念。

▲童童在做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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